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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遺記》又稱《王子年拾遺記》，苻秦道士王嘉所作，蕭綺整理、編錄。

此書共十卷，前九卷記載上迄傳說時代的伏羲大帝、下至晉朝時的遺聞軼事，

最末一卷則專寫古代神話中的諸多仙山。全書的內容帶有很強的讖緯神學的時

代色彩，而以「五德終始」學說為核心的歷史觀念則是隱伏書中的一條思想線

索；甚至也可以說，整部《拾遺記》就是用雜史小說的形式把「五德終始」學說

藝術化地呈現了出來。

一、《拾遺記》中的「五德終始說」

　　「五德終始說」是指用五行的觀點來解釋、附會歷史與現實生活中的朝代

更迭現象的一種學說。具體地說，每一朝的天子，凡有上天授命的，必得到

土、木、金、火、水這五德之中的某一德，這叫做「德運」；當一朝天子佔有

了某種德運之後，上天還會相應地降下符應、祥瑞或讖語、歌謠等以昭示其德

運，這就叫做「符讖」。而當天子不再得到上天的眷顧，也就是說當他的德運

衰敗了之後，上天便會依據五行的次序，重新安排佔有新的德運的天子來取而

代之：這就叫做「五德終始」。

　　通常認為，「五德終始說」是戰國時的術士騶衍所創造的。騶衍的書現在

已經看不到，保留在《呂氏春秋 • 有始覽 • 應同篇》中的這段文字大體上概括

了戰國時期的「五德終始說」的內容：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

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

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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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

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衘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

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

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1）

　　騶衍的這套學說經過秦漢兩代的發展，到了中古時期已經相當完備，並且

在思想界佔有了重要的地位；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拾遺記》中對於歷史上每一

個朝代所佔的德運及其興替之際所出現的符讖，均做了詳細的說明。為便行

文，這裡先將《拾遺記》中所記的歷代帝王之德運與符讖表列於下（2）。

帝王 德運 符讖

春皇庖犧

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

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

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

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

其音附角，號曰木皇。

炎帝神農 （火德）
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

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

軒轅黃帝
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

稱王也。
時有黄星之祥……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少昊

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

亦曰金窮氏。

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廷，因曰鳳鳥

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

顓頊
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

「生子必叶水德而王。」

帝顓頊髙陽氏，黄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

河濵，遇黑龍負玄玉圖。……至十年，顓頊

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

仰視天，北辰下化為老叟。及顓頊居位，奇

祥衆祉，莫不總集……

高辛 （木德）

唐堯 （火德）

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

其色若火；晝則通曨不明，夜則照耀穴外，

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隂火。當堯世，

其光爛起，化為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

游海者銘曰「沉燃」，以應火德之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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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 （土德）

夏禹 （金德）

殷湯 （水德）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

遺卵於地……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

即生聖子，以繼金德。」

周 （木德）
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

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

秦 （無） （無）

漢
蕭綺《錄》曰：「國為木德，

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

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

星精為輔佐，以殱三猾。木衰火盛，此為異

兆也。」

魏 （土德）

（1）……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

時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

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

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

而晉興也。

（2）沛國有黄麟見於戊己之地，皆土德之嘉

瑞。乃修戊己之壇，黄星炳夜。又起昴畢之

臺。祭祀此星。

（3）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

大如鷰，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

……《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

魏之嘉瑞。」

晉 （金德）

（1）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

時飛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

鷰，以為神物，於是以金為樊，置於宮中。

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

曠時，有白鷰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

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

義相符焉。

（2）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

株，莖黃葉綠，若揔金抽翠，花條苒弱，狀

似金䔲。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

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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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馬，妙解隂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

之瑞。」

（3）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

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

「昔舜時黃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

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界之休徵。殊

鄉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

　　從表中可以看出來，「五德終始說」在王嘉的筆下，已相當完善了。王嘉

不僅繼承、發揚了前代的學說，根據五行的法則，排列出了完整的歷代帝王德

運興替的序列，而且還精心安排了相應的符瑞與讖言。在五運更迭的第一輪，

即從春皇庖犧（伏羲）到顓頊，每一帝屬何德運、有何祥瑞，書中均有明確的

說明；以後的第二輪和第三論，儘管沒有明確地寫出每一帝的德運，但根據五

運循環的法則，參照所出現的符讖及前後帝的德運，也可以很容易地推算出該

帝王所屬的德運。

　　與前代的學說相比，《拾遺記》中的「五德終始說」有以下幾個特色：

　　第一，在五行循環的順序方面，《拾遺記》取「相生」而不取「相剋」。前面

所引的《呂氏春秋》中五德的順序依次為土—木—金—火—水，五行之間的關

係是後者能夠剋制前者（如木剋土）；而《拾遺記》所取的五德順序則為木—火—

土—金—水，五行之間的關係是前者可以生發出後者（如木生火）。「五德終始

說」由「相剋」轉為「相生」，這是經過了西漢末年劉向父子的改造，而被《拾遺

記》繼承了下來。

　　第二，歷史上的秦始皇就是依照了「五德終始」的學說，以水德來建國

的（3）。但漢末以來，秦的水德並沒有得到承認，而是被列入了「閏位」（為了

配合秦的「閏位」，又相應地在第一輪循環中增加了水德共工作為「閏位」）。《拾

遺記》中以漢繼周為火德，其指導思想與漢末以來不把秦代列入正式的五運循

環的做法如出一轍。不過在具體做法上，《拾遺記》顯得更簡潔一些。《拾遺記》

裡既不提「閏位」，也不講共工，對於秦代的德運也不做任何交代；並且在卷

次的編排上，有意把「秦始皇（五事）」與「燕昭王（四事）」合併在同一卷中，這

給人造成的觀感就是秦始皇的歷史地位僅與燕昭王相當，秦仍然只是列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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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談不上有什麼德運。類似地，對於三國時期的吳國與蜀國，《拾遺記》中

雖然也記載了這兩個國家的人與事，但對這兩個政權的處理方法也只是把它們

看作列國，而未賦予相應的德運。

　　第三，對於王嘉來說，秦漢兩朝的歷史可以算「古代史」，而魏晉禪代的

歷史則是非常敏感且非常重要的「當代史」。對於這一段「當代史」的德運問題，

《拾遺記》是以曹魏的土德承繼漢代的火德，而以晉代的金德來取代曹魏的火

德。《呂氏春秋》裡只排出了一個輪次的五德循環，《拾遺記》裡則安排了將近

三個輪次的循環——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4）。「三」就可以代表多，「一而再」仍是偶然，「再而三」就是必然了，就

可以成為規律性的東西了。既然「五德終始」是歷史的必然，那麼身當金德的

晉天子自然也無法逃脫這一規律。晉最終也是要被取代的，而代晉者必佔水

德。但這個水德究竟是誰？王嘉沒有說。當然，王嘉也不可能知道，因為歷史

還沒有走到那一步。《拾遺記》裡雖然也記載了與東晉同時的石、趙、苻等北

朝政權的史事，但看起來王嘉並不認為這些政權足以繼晉之金德，因此書中並

沒有賦予這些政權以水德的屬性。

二、與「德運」、「符讖」相關的三段具體文本

　　「德運」與「符讖」，是「五德終始說」的兩大理論要點。「符讖」是「德運」的

具象化，而整部《拾遺記》則可以說是這套學說的藝術化。在《拾遺記》中，王

嘉通過一系列奇偉瑰麗的想像與驚心動魄的故事，用文學的語言，把深奧難解

的「五德終始說」表達了出來。讀者只有明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對文本作出正

確而深入的解讀。如卷六所寫的「余光祠」講的是漢靈帝終日過着醉生夢死的

生活，宦官們為了叫醒皇帝，每天早上都要在宮裡學雞叫，甚至還在宮殿前放

火。漢代滅亡之後，原先投燭放火的地方，到了夜間仍有星火點點；人們認為

這是「神光」，便在當地建立了「余光祠」。一直到魏明帝末年，「余光」才徹底

消失。漢代是主火德的，因此「余光祠」的故事，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漢魏禪代

之後，炎漢火德漸熄的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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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運」與「符讖」學說在藝術化了之後，不僅變得更加神秘，而且感染力

也更強了。下面要討論的這三段具體文本（孔子誕生故事、子嬰殺趙高故事、

漢太上皇得神劍故事），屬於全書中最精彩的一批故事。這三個故事都與「德

運」、「符讖」有密切的關係，而故事在文本上又有一些歧異的地方，這些歧異

的地方也都必須用「德運」與「符讖」的觀點來進行解釋，方能得到圓滿的答案。

1、孔子誕生故事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

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

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

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

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 ：「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

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

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卷三）

　　孔子在歷史上的地位與影響超過了一般的帝王，他是不在王位的王者，因

此被稱作「素王」。孔子代表的是周代的禮樂文化，所以在《拾遺記》中孔子和

周天子一樣，是繼殷商之水德而王天下的——把孔子也擺進「五德終始」的循

環系統中，這是《拾遺記》的一大創造，這也說明了《拾遺記》是一部相當完善

並且藝術化了的「五德終始說」。有的學者認為，對孔子誕生的故事進行神化，

是受了西來的印度佛教故事中釋迦太子誕生故事的感染（5）；實際上，對孔子進

行神化，這是漢代以來的儒生與方士們的共同需要。《拾遺記》對孔子所做的

包裝，主要還是運用了中國固有的「德運」與「符讖」學說，而較少看到佛教故

事的影子。至於《拾遺記》裡「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和佛

教故事中說的「二龍踴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煗，以浴太子」（6），這

二者之間的相似性也可能是偶然的，因為嬰兒出生以後，都要洗浴，所以各國

神話中均出現神女（或龍）來給初生兒洗澡的情節，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拾遺記》中的這段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兩處異文。第一處是「水精

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明代的顧春的「世德堂本」、吳琯的「《古今逸史》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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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寶歷二年的「和刻本」即以《古今逸史》本為底本，現已收入長澤規矩也解題

的《和刻本漢籍隨筆》第十集）及清代李穆堂的「《稗海》本」、汪士漢的「《祕書》

本」此句作「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明代程榮與清王謨的「《漢魏叢書》本」

及《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的引文則作「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孔子祖

庭廣記》卷八的引文及傅增湘過錄的毛戾校語（以下簡稱「毛校」），則作「水精

之子，係衰周而素王」（7）。

　　第二處是前引最後一句「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此句「殷湯」之下，「《稗

海》本」、「《四庫全書》本」、《太平廣記》卷一三七的引文中並有「之後」二字；

中華書局本的整理者齊治平注曰：「按孔子先世為宋人，宋人殷後。」（8）

　　關於第一處異文，我們認為作「係」較近真。如以「係」為原文，則所有的

異文都可以貫穿起來，並得到合理的解釋 ：作「孫」者，乃與「係」形近而誤；

作「繼」者，則因「繼」與「係」同義，《爾雅 • 釋詁》：「紹、胤、嗣、續、纂、

緌、績、武、係，繼也。」（9）。

　　而第二處異文「夫子係殷湯（之後）水德而素王」，「之後」二字，我認為不

當有。如果加上了「之後」，全句當讀為「夫子係殷湯之後，水德而素王」，這

樣孔子就成了「水德」的代表人物。「郁郁乎文哉，吾從周」（10），孔子是行周禮

的，代表的是周的文化，所以「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應連成一句讀，「係」

仍解釋為「繼」，意即「孔子將接替殷商水德而成為素王」。至於齊治平在注釋

中考證孔子的先世為宋人，確實是殷的後代——這一點其實並不重要。為了把

孔子納入「五德終始」的系統，《拾遺記》裡已經把孔子神化為星精的後代了。

孔子是從天降生的神人，不再是一般人了。

2、子嬰殺趙高故事

　　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髙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

人身長十丈，鬚鬢絶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宫門，云欲見秦王

子嬰。閽者許進焉。子嬰乃與之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

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翌日乃起，子嬰則疑趙髙，囚髙於咸

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 ；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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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即始皇之靈；所著玉舄，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昩之理，萬世一時。

（卷四）

　　秦始皇提示子嬰「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子嬰為什麼會懷疑到趙高呢？

這是因為秦國的國君雖然本來姓嬴，但是秦始皇又可以姓趙而叫做「趙政」。

《史記 •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

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

為政，姓趙氏。」（11）由於秦始皇是其父莊襄王在趙國作人質的時候生的，因此

秦始皇就以「趙」為氏了。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即秦與趙在歷史上是同祖的。

《史記 •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12） 總之，秦始皇又姓趙，這是

沒有問題的，而且《史記》中的有些地方乾脆就直接稱秦始皇為「趙政」，如《楚

世家》：「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13）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趙高和秦國國君可以算同姓，但卻並不同名。因此

《舊小說 • 王子年拾遺記》與《太平廣記》卷七十一在引用這段文字的時候，都

不提「同姓名」這一點，只說「天下將亂，當有欲誅暴者」。（14）可是沒有了「同

姓名」這三個字，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子嬰偏偏就懷疑上了趙高；而有了「同姓

名」這三個字，又難以解釋趙高與子嬰不同名這一點。因此，中華書局本在此

處便根據「毛校」改「同姓名」為「同姓」（15），這樣看起來似乎是解決了問題。

　　其實，要正確理解這個「同姓名」，有兩個關鍵的環節。第一是古書辭例

中本來就有「連類竝稱」的先例。例如《孟子》裡說「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

而不入」，歷史上「三過家門不入」的人是禹，和稷本沒有關係，只是因為說到

禹而又順帶提到了稷——類似的例子在古漢語裡十分常見。（16） 因此，如果僅

僅是因為故事中的「同姓名」不好理解，而把這三個字刪去，或是改成「同姓」，

這從「古書辭例」的角度來講，完全是沒有必要的。「同姓名」本身就可以理解

為「同姓」或「同名」，「姓」與「名」是「連類竝稱」的。這就好像今天我們問別人

叫什麼「名字」，其實這也是一種「連類竝稱」，因為現在大多數中國人都只有

「名」而沒有「字」了。（而反過來說，問「名字」實際上就是問對方的「姓名」，

問「名」的同時必然也包含了問「姓」，這可以算是「連類省文」。）

　　第二個關鍵的環節則是要對「讖語」做的全面理解。「讖語」不止是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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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言，而是「一定會應驗的話」。歷史上最為人們熟知的讖語，當屬秦末時

流傳的「亡秦者胡」。秦始皇認為這個「胡」指的是胡人，因此發兵十萬防備胡

人；但實際上這個「胡」指的是秦國的亡國之君秦二世胡亥。典型的讖語故事

通常有三個環節：「獲悉讖語——尋求規避——讖語實現」，也就是說，無論當

事人怎樣試圖規避，作為上天旨意的讖語最終都是要應驗的。（17）因此，按照

讖語故事的通常法則，子嬰殺趙高故事的結構模式與最終結局也應當是像「亡

秦者胡」一樣；秦始皇既託夢在先，則子嬰必被「同姓名」者殺死！

　　那麼，子嬰殺了趙高以後，究竟可否逃脫命運的安排呢？我們認為，衡諸

歷史，秦始皇的「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的讖語，還是「驚人地」應驗了。眾所

周知，最後殺死子嬰的人是項羽。項羽符合不符合「同姓名」的條件呢？可以

符合！《說文》中對「嬰」字的解釋是「頸飾也，从女賏；賏，其連也」；「嬰」

的本字就是「從二貝」的「賏」（18）。「賏」的本意是把錢貝穿成串；幼兒剛出生

的時，常繫於父母之懷，故又借用為「嬰兒」之「嬰」。所以，「嬰」字除指「嬰

兒」之外，又有「頸飾」的意思；還可以用作動詞，指用手臂環抱等義。「嬰」既

為「頸飾」，「頸」即「項」，這就搭上了關係，所以「子嬰」與「項羽」可以符合

「同姓名」的條件。

　　理解了這兩個關鍵環節，再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文本，所有疑點就都解釋開

了。秦始皇說的「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指的是項羽（實為「同名」者，「姓」

乃連類竝稱）；子嬰卻懷疑上了趙高（實為「同姓」者，「名」乃連類而及）。子嬰

儘管殺了趙高，但夢中的讖言還是不可避免地應驗了。原來的故事文本不僅沒

有任何講不通的地方，而且這還是一個非常典型、設計非常巧妙的讖語故事。

3、漢太上皇得神劍故事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髙宗伐

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酆沛山澤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

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 ：「為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

皇謂為戱言，了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

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星精為輔佐，以殱三猾。木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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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盛，此為異兆也。」……工人即持劒授上皇，上皇以賜髙祖。髙祖長佩

於身，以殱三猾。（卷五）

　　這個故事講的是漢高祖的父親曾經得到一把匕首，一次他在酆沛山谷中看

到有人在打鐵，打鐵者聲言是「為天子鑄劍」，並且還請求漢太上皇把他的匕

首貢獻出來，以便製成「神器」。有了這個神器，將來「可以剋定天下，星精為

輔佐，以殱三猾。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也」。對這句奇怪的話，蕭綺的《錄》是

這樣解釋的：「按《鉤命决》曰：蕭何為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為三猾。國

為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前面已經說過，《拾遺記》所採納的「五德終始說」，是經過劉向父子改造

的、主「相生」一派的說法；根據這一派的說法，漢代是以火德繼周而起的，

所以才說「木衰火盛，此為異兆」。這個「木衰火盛」的「木」字，《太平廣記》卷

二二九「漢太上皇」條引作了「水衰火盛」。（19）「木」和「水」這兩個字，因為形

近，在版刻中常常互混。「木」和「水」，一個是生火的，一個是剋火的，如果

只看《太平廣記》裡的文字，水火相剋，好像也能講得通；但是聯繫貫穿全書

的「五德終始說」來看，我們很容易得出結論，《太平廣記》裡的「水」字當為

「木」字之誤。

　　蕭綺的《錄》裡講「國為木德，漢叶火位」，這句話各本均無異文，但是讀

起來不太通順，齊治平以「國」為「周」之壞字（與「國」之簡體「国」形近而誤），

這個判斷是有道理的（20）。

　　這段文本涉及的兩個小問題都不難解決。不過，有意思的是這個故事的後

半段在《三輔黃圖》中有不同的表述：「工即持劒授上皇，上皇以賜髙祖，髙祖

佩之斬白蛇是也。」（21）

　　關於這把神劍，《拾遺記》中的說法是漢高祖以之「殱三猾」，《三輔黃圖》

的說法卻是漢高祖佩之「斬白蛇」。這一細微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五德終始

說」中「相生」與「相剋」兩派的分野。

　　漢高祖斬白蛇的故事見載於《史記》，《史記》的解釋是「赤帝子殺白帝

子」（22）。對於這個神話，有人用「五德終始說」中的「相剋」來進行解釋，認為

「赤帝子」代表了漢的火德，「白帝子」代表了秦的水德。其實，赤帝子殺白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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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用的是「五方帝」的學說，即用五色代表五方，而與五行學說無關。按照

「五德終始說」，赤可以代表火，但代表水的顏色並不是白色，而是黑色；白色

所代表的是金。因此這裡的「赤帝」代表的是南方，指的是楚國。因為秦末農

民起義最初打出的旗號是「張楚」，陳勝、劉邦、項羽在起兵之初都是以「楚」

相號召的。而「白帝」代表的是西方，指的是秦國（23）。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拾遺記》中沒有採用《史記》裡的這個著名的

「斬蛇起義」的故事。因為這個故事背後所體現的觀念——不管是用「五方帝」

學說來解釋，還是以「相剋」一派的「五德終始說」來進行解釋——都與《拾遺

記》全書所奉行的「相生」一派的「五德終始說」不相兼容，所以在取材時只好

割愛了。

　　但《三輔黃圖》的作者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是把能找到的各種史料盡

量都整合在了一起；於是就因為這一把神劍，而把本來分屬於不同系統的故

事，強行扭合在了一起。《三輔黃圖》的撰人不詳，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謂：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錄閣、青藜杖皆王嘉《拾遺記》譎誕之說。」（24）

四庫館臣也認為《三輔黃圖》「惟兼採《西京雜記》、《漢武故事》諸偽書，《洞冥

記》、《拾遺記》諸雜說，愛博嗜奇，轉失精核，不免為白璧微瑕耳。」並根據程

大昌的考證，認為今本《三輔黃圖》是唐肅宗以後人所作。（25）《拾遺記》本來就

是「十不一真」、沒有什麼史實依據的小說，而《三輔黃圖》的作者更把雜史小

說裡這些子虛烏有的事進行再加工，簡直就是虛構基礎上的虛構了。

　　顧頡剛說：「在一種時代意識下，無論什麼人對他都脱不了關係，普通人

無思無慮，只有全盤接受；聰明的人或把它說得更精密些，或用了自己的見解

改變它的面目，或則不滿意它而起作反抗的運動。」（26）通過這個例子來比較

《三輔黃圖》與《拾遺記》這兩種書，或者我們可以說，前書的作者只是個「普通

人」，對於材料只知道全盤的接受；而王嘉則是個「聰明人」，他在寫書的時候，

對於原有的史料、傳說的取捨是經過了精心考慮的。他書中所用的材料，全都

要符合於他的「五德相生」的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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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拾遺記》中的「三大反諷」

　　顾颉刚說：「騶衍創立五德終始說，給人兩個暗示。第一個暗示是不可妄

冀非分，凡無五德之運的决做不成天子。第二個暗示是天命不永存。此德衰而

彼德興，易姓授命之事便立刻顯現。這兩個暗示如果是他創說的本意，則上一

事是用以對一般人說法的，下一事是用以對君主說法的。」（27） 顯然，「德運」

與「符讖」學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君權披上神聖、合法的外衣。但對於

君權而言，這一學說本身又是一柄雙刃劍：因為天既可以授予君主某種德運，

但天命又不永存，也可以輕易地使德運轉移。

　　從歷史上看，「五德終始說」對那些通過所謂「禪位」而登上皇位的君主特

別有用。在王嘉所生活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禪位」是常有的事，而且國家又

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的狀態。西晉滅亡以後，誰才是真命天子？這個問題，王嘉

本人也看不透。因此，《拾遺記》裡對自古以來的帝王，通常是只講天命，不

講君德。也就是說，這些人之所以能做上皇帝，是因為他們應了上天的「德

運」，而且有上天發下的「符讖」為之證明。至於他們事實上是如何上位的，在

位期間的政績如何，皇帝做得好不好？這些全都不必講，也不能講。能做上皇

帝是因為天命；下台了，也不是因為皇帝做得不好，只是因為命數到期了而

已。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王嘉儘管在書中對某些荒淫無恥的君主「婉而多

諷」，但更多的時候，他是以一種艷羨的口吻在向讀者描述君王們所過的那種

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腐朽生活。蕭綺的《錄》主要是補充、評論《拾遺記》的

正文的。蕭綺在《錄》裡經常引經據典地考證王嘉所編的這些故事——其實，

對虛構作品中的人與事做嚴肅的歷史考證，這種工作的意義並不很大。但蕭綺

在評論的時候，經常對書裡寫的那些荒淫無恥的事做激烈的批評，這就與王嘉

的正文形成了反諷。例如王嘉寫漢成帝「好微行」，經常在外尋歡作樂，但王

嘉對成帝的這種行為並沒有更多的指責，反而說 ：

　　（漢成帝）雖惑於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

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歳，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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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諌，於是焚宵遊宫及飛行殿，罷

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焉。（卷六）

　　王嘉認為：雖然成帝耽於酒色，但他不禍害百姓，而且每次從外面回來，

還把上好的衣料、食物沿途亂扔，因此那些撿到好東西的窮苦百姓對成帝還很

擁護；而且後來成帝也接納了劉向、谷永的進諫，不再出外遊樂——這是典型

的「反面文章，正面做起」。本來完全是負面的東西，被王嘉寫得充滿了正義

感。對一個皇帝可以這樣評價，這是有一點荒謬的，所以蕭綺在《錄》裡就說：

　　成帝輕南面之位，微遊嫟幸，好惑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諫。《書》

不云乎：「弗輕細行，終累大德。」斯之謂矣。

　　王嘉筆下的漢成帝形象本身，以及蕭《錄》與王嘉《拾遺記》正文之間所形

成的這種反諷是顯而易見的。這是《拾遺記》一書在文本層面上的反諷。

　　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總要靠一點道德的力量來維繫；「君德」既然不能講

了，那麼魏晉時代，社會的最高道德又是什麼呢？這一點，《拾遺記》裡也已

給出了答案，這就是「孝」。《拾遺記》裡記載「孝」的故事很多，如：虞舜的時

候，「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卷一）。燕昭王時的盧扶國人「至死不

老，咸知孝讓」，而且這個地方自古以來就被稱為「無老純孝之國」（卷四）。

前漢時來朝的泥離國人，也說自己的國家「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夀

而孝」（卷五）。前漢時張掖郡的郅奇，為親人守孝時，眼淚滴在石頭上，石頭

上留下淚痕；滴在枯草上，枯草能夠重生 ；滴在地上，地都被他的淚水泡鹹

了，當地變成了「鹹鄉」。漢昭帝聞知以後，「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

（卷六）。後漢時的曹曾，也是「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

先親而不食新味也」（卷七）。

　　《拾遺記》裡出現這麼多「孝」的故事，這決非偶然。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

都宣稱「以孝立國」或「以孝治國」，晉朝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漢

末以來，皇帝走馬燈一樣地換，這期間，弒君、篡位、逼禪的例子很多；一般

的臣子也只好不得已，跟着「朝秦暮楚」。因此對當時代的人而言，「忠」是談

不上的，只能講講「孝」。「二十四史」之一的《晉書》裡專有《孝友傳》，記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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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朝許多孝子的事蹟；「二十四孝」裡也有好些位是晉朝的人士：凡此都可以

看出，「孝」確實成了晉朝的立國精神。

　　其實，孝順父母、尊敬老人，這是最起碼的道德要求，也可以說是人的道

德底線，本來是不需要特別宣揚的。我個人認為，當一個社會開始大肆宣揚

「孝道」的時候，或者說當一個時代到了連「孝」都要靠國家來宣揚的時候，這

個社會、這個時代在某些方面可能出了問題了。

　　當然，即使是一個在政治上很糟糕的時代，也還是會有一些忠義有節的

人：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

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為之淒涼，走獸為之吟伏。疇臥於草間，

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

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

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

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

深慎爾儀！」奄然不見，疇亦醉醒。（卷七）

　　田疇的「節義」，是這個昏暗時代裡的一抹亮色。在《拾遺記》中我們可以

看到：一方面是君德不儉，世人無忠義可言，一方面國家又希望老百姓能驚天

泣鬼地「孝」；社會對統治者沒有道德要求，相反讀書人、老百姓卻被要求必

須有很高的道德水準——這是《拾遺記》一書所體現出的社會現實層面的反諷。

　　《拾遺記》的第三重反諷是作者命運的反諷。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

社會裡，知識分子應當如何自處呢？王嘉是極聰明、極有才的人，在政治上也

是有一定操守且能知進退的人。據《晉書 • 藝術傳》載（28），王嘉「不與世人交

遊」，長年在山間隱居，苻堅累次徵辟他，他都謝絕出山。實際上他已經注意

到了要與現實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王嘉對於「德運」、「符讖」這一套東西是很熟悉的，但恰恰也是這一套東

西最後使王嘉送了命。本傳裡說王嘉「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之，

事過皆驗」。我們看《拾遺記》裡的讖語故事，可知史傳對王嘉的這點評論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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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的。讖語無一例外都是一些神神秘秘、模棱兩可的含糊話，這些話語本身

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人們一開始聽了這些話，難免覺得不明不白，一頭霧

水；事後再根據史實去推想，又會覺得這些預言好像蘊藏了天機一樣，十分準

確。

　　肥水之戰之前，苻堅曾經派人問過王嘉，王嘉的回答是「金剛火強」；又

問苻秦的世祚如何，王嘉回答說「未央」。苻堅以為這兩句都是吉祥話，沒想

到來年卻在肥水大敗；原來王嘉說的「未央」，並不是「長樂未央」，而是「未年

而有殃」。所以說，這些造作讖語的都是絕頂聰明的人。含混不明的讖語，到

了聰明人的手裡，經過他們任意地解釋、發揮，最後都可以符合實際的需要。

王嘉說的「金剛火強」，「金」指的是晉朝，晉朝是主金德的，「火」自然指的就

是苻秦。如果苻堅打了勝仗，就可以用「火能铄金」來解釋這句話；而苻堅打

了敗仗，這句話也仍不落空，因為「五德終始說」另有主「相生」的一派，如果

按照「相生」的觀點，取代金德的並不是火，而是水。但苻堅並不佔水德，所

以苻秦和東晉的關係，只能是兩強相抗，卻無法取而代之。

　　姚萇對王嘉最初也是十分禮遇的，姚萇問王嘉：「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

王嘉仍然是用他一貫的含糊話來應答，他的回答是：「略得之。」不料，這卻得

罪了姚萇。姚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要麼就是「得」，要麼就「不

得」，「略得之」又算什麼呢？王嘉就因為說了一句錯話，被姚萇問斬了。姚萇

死後，他的兒子姚興字子略，最後殺了苻登、平定了天下。這時人們又想起

來：當年王嘉說的「略得之」指的應該是「姚子略」呀！王嘉留下的最後一句讖

言，直到他死後才得到應驗。

　　王嘉最擅於編撰讖言，他一輩子都在用讖語編故事、寫書。對於苻堅、姚

萇這些軍閥、僭主們的問話，他也一律都用讖語來回答——這無非是想借助讖

語的含混性以全身遠害。可沒想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最後又是因為讖

語不合姚萇的心意，而使他丟了性命。王嘉命運的這一反諷是耐人尋味的。

　　《拾遺記》裡的這三大反諷，又共同構成了整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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